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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有可能这是飞龙的一个计谋

好不容易降落在菲律宾机场上。导游这
会过来对我说：“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忙着
逃命，没来得及跟你说原因，现在告诉你吧：
飞机降落不了的原因是起落架打不开。我往
前跑，是因为听说，飞机准备强行降落，如果
这次强行降落前还是打不开起落架的话，降
落后的结果就是坐在前面的旅客有
可能活着，但坐在后面的旅客，不是
没命就是受伤。”

我对她说道：“现在说这些，你
觉得还有意义吗？”“对不起，我当时
为了逃命真的来不及说。”我对她说
道：“导游，你的理解有错，如果发生
不幸的话，死伤可能性最大的是坐
在前面的旅客。”她惊恐地睁着大眼
睛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转身
离去。那一刻，我在想，这辈子千万
别再遇上这样的导游了。

一下飞机，阵阵热风像海浪似
的向我袭来，从四季如春的名都市
来到马尼拉，我的身上不停地开始
冒着汗珠。
出站之时，一位盘着长发，头上

插着鲜花，身着长长筒裙的菲律宾
姑娘彬彬有礼地对我们每一位来宾
说道：“欢迎你到菲律宾来。”听到异国姑娘礼
貌的问候，刚才的不愉快渐渐被抛之脑后，心
情渐渐变得好了起来。一路上走过的机场通
道，柜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菲律宾特产，看
得我眼花缭乱。在出机场的路上，刘声涛让老
鸭给飞龙去个电话。
老鸭拨通了飞龙的手机对他说道：“我已

到达，跟旅行社来的。”“日程安排？”“今天游
马尼拉……明晚游罗哈斯滨海大道，后天，长
滩岛……”没等老鸭说完，飞龙抢过话对他说
道：“明晚七点罗哈斯滨海大道见面。”说完便
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按照飞龙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

了接头地点。为了防止上次出现的老鸭临阵
反悔的情况，公安部陈仪副局长早已在此之
前与菲律宾警方协调好，布下了天罗地网，我
们将这一情况不时地透露给老鸭，让他感到
虽然到了异国他乡，依然有来自四面八方监
视他的人，给他心里施加了无形的压力，让他
知道此行不可为所欲为。

穿过市中心的黎刹公园我们来到了罗哈
斯滨海大道。这是一条全长 !"公里，为纪念
#$%&年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曼努埃尔'

罗哈斯修建的大道。
行走在这条大道上，可饱览马尼拉湾的

独特风韵。一边是掩映在棕榈和椰林之间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边是夕阳下烟波浩渺

碧蓝色的辽阔海面。二者遥相呼应，
相互衬托，构成了马尼拉这座美丽城
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黄昏渐逝，夜幕拉开帷幕时，是
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慵懒的夕阳将
平静的海水、沿岸的椰树、海面上的
货轮踱上了一层淡红色的晚霞，给罗
哈斯大道增添了几分妩媚、几许柔
婉、几分妖娆。

每当这样的时候，树影婆娑、宽
畅平坦的海滨大道上，便会有来自不
同国度、不同人种、不同肤色前来观
光的游客行走在柔和的海风中……

当我和刘声涛等人装扮成游客，
带着老鸭来到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的
时候，罗哈斯滨海大道岛屿风光深深
地吸引着我。自踏上菲律宾这块土地
之时，我随时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重任在身的我却不敢有半点分心。此

刻身着便衣的我们在老鸭的不同方位紧紧
跟踪监视着他，等待前来和他接头的飞龙的
出现。
这时，一群皮肤黝黑人群拥挤着从我的

眼前穿过，本在我视线范围内的老鸭，像清晨
的露珠刹那间在人世间蒸发了。
我慌忙穿梭于人群中，寻找着他的身影。

这时，我看到刘声涛也和我一样紧张地四处
张望着。我走近刘声涛旁边问道：“莫非跑了
不成？”“凭我一路与他的交谈，应该不会跑。”
刘声涛胸有成竹地对我说道。
这时，其他几个跟踪的队员也过来碰头

说老鸭消失了，而且和我遇到的情形一模一
样，被一伙游客冲散了。
“有可能这是飞龙的一个计谋。你们看到

的那伙人是不是像当地人？”
我的脑海里再次出现那群突然蜂拥而至

的人群，无论男的女的，皮肤都是黑黄色的，
凹眼睛，凸脑门，穿着、打扮、长相都像当地的
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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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 ! ! ! ! $%#!葬花"是全剧的重点场次之一

宝黛相会是这场戏的重点，丫环来报“宝
二爷来了”，黛玉这时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顽
皮轻浮、疯疯傻傻的“混世魔王”，可是进来的
却是一个气宇不俗的少年，不觉有些疑惑。
等到宝玉走到面前时，一面有礼貌地站起身
来，要想问好；但未曾开口，却被宝玉的神态
夺去了要说的话，觉得这个英俊而超逸的少
年，坦率中透着温厚，礼貌中又有亲切，几乎
忘掉周围的其他人，一个劲地用惊异的眼光
盯住他，好像彼此是久别重逢，满心有许多话
要说，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在人物的第一阶段，林黛玉比较天真单
纯，未脱赤子之心，但由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
活，对自己不得不有所约束。既要理解得细
致些，又要表现得简练些，才不致有损人物纯
朴天真而又持重自尊的性格特点。我在这几
场戏里，有意识地把她多愁善感的内心活动
表现得外露一些，两手的位置放得稍高些，语
言、动作的节奏也略快一些。

林黛玉的难演之处，还在于这个人物拥
有复杂多层次的情感。比如当听到宝玉讲
“林妹妹从来不说这种混账话”后，林黛玉“又
喜又惊，又悲又叹”。这个感情怎么来表达呢？
如果完全生活化的话，只能眼泪汪汪地站在
那里，但戏曲不能这么做。随着音乐节奏，我
慢慢做一个富有感情的转身，再把手放在后
面，慢慢地走，慢慢地退回去，表现她因为寻
到知音而内心激动，感慨万千的情状。这里
的步子既不能太慢，也不能跳跃，要把感情倾
注在脚步下面。再如“闭门羹”那一小段中，
当黛玉听到丫环说“凭你是谁，都不许进来”
时，又惊又气，冲上去想质问，可是听见屋子
里宝钗的笑声，又退了回来，呆呆独立，十分
凄凉，最后还是忍住了。短短几分钟，要清晰
表现出惊、气、冲、退、悲、忍这六个层次的感
情变化。
“葬花”是全剧的重点场次之一，也是林

黛玉的主戏，唱做并重。起初我的理解是：黛

玉由于“闭门羹”的误会，以
为失去了最亲密的知己，感
到人世间已没有什么可留恋
的东西了，除了痛苦之外，没
有其他想法。但排练了几次，
导演总是说我太愁眉苦脸
了。我逐渐理解到，黛玉当

时在痛苦之中交织着要摆脱烦恼的挣扎，固
然带着伤感情绪，但有时又把伤感化为愤
慨，她的感情是复杂的。导演要求我不仅要
一面葬花，一面演唱，还要把花锄等道具适
当舞动起来。但是，林黛玉这个角色整个形
体动作都是比较纤细内敛的，如何既能体现
浪漫主义的色彩，又不会影响人物性格和表
演风格的统一呢？为此，我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葬花”中，原先的道具有花锄、锦囊
和扫花的花帚，后来把锦囊改成花篮，更美
观一些。有了道具就要让它发挥作用，一开
始，当我唱到“自筑香坟葬落英”时，我先用
花帚把花扫在一起，再用手捧进花篮，然后
用花锄扒土，把花篮里的花倒进土里埋葬。
我在表演时总觉得很不舒服，却又想不出原
因，请教了其他剧种的艺术家，也没能完全
解决我的问题。后来我尝试过用花篮接花，
用手去接花等舞蹈动作来加强美感，但总觉
得动作太多太跳，妨碍了人物感情的流畅表
达。我认为，演戏要讲究“疏”与“密”的关系，
既不能太“满”，又不能太“空”，太“满”时要
舍得精简，而太“空”时要学会填满。任何动
作和唱腔都应该以传达人物当时的心情为
目的，如果是破坏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不管
是多美的动作也不能用，所以我最后还是放
弃了。

这几件道具该如何安放，也是个让人
头疼的问题。花锄、花篮放在肩上，这在好
多画里都看到过，可是花帚实在用不好。一
开始，我在花锄前面挂着花帚，后面挑着花
篮，这样演了一段时间，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问题，观众也没有笑我。等到首轮演出后，
我看到剧照才吓了一跳，台上的林黛玉简
直像是挑了一副担子来葬花。后来我们把
花帚去掉，一下子觉得表演顺畅多了……
我意识到，一开始采用的动作太“实”，太生
活化了。后来我改用一组水袖动作来传达
黛玉的心情，在当时的水平我觉得还是比
较满意的。


